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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

情采取的禁航禁运措施导致全球价值链处于断裂边缘，这不仅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也为逆全球化思

潮提供了温床。尽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回溯思潮涌动，但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趋利

性和各国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疫情后全球化将依然在波折中前进

发展，并迎来新的变革。疫情下的逆全球化思潮在冲击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和破坏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

后疫情时期的全球化变局也为中国发挥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的作用提供了契机。为此，中国要高度警惕全球

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要强化区域合作以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供需体系，发挥中国在 ＷＴＯ中的建

设性作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构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同时构建多中心产业链，应对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化；全球价值链重构；应对策略；中国
［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３；Ｆ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８１（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１３－０８

　　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融合，各
国经济贸易联系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日益密切，跨
国公司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完成技
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最优配置，实
现生产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和资本一体化。尽管近
年来“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
经济贸易增速放缓，但经济全球化依旧能在困境中
艰难推进。然而，２０１９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给本处于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阴霾，停工
停产以及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断裂，使得跨国公
司的运转被迫停滞，全球经济和贸易陷入泥沼，为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提供了借口，全球经济贸
易的下滑滋养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中国作为全

球产业链的核心国家，疫情期间的停工停产导致全
球产业链严重断裂，引发各国对产业链布局的反
思，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风险加
剧，全球经贸格局和全球化进程也可能迎来巨变，

这将会给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后疫情时代，如何避免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可能出现
的“去中国化”倾向，值得深入思考。

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管制阻碍了经济全球
化进一步深化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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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相继成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促使各国采取

贸易管制和禁航禁运举措，这不仅严重破坏了

ＷＴＯ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切断了人流、物流、
资金流，而且延缓、干扰了国际医疗防疫物资的贸

易往来，阻碍了疫情的防控，从长期看，将会破坏现

有的贸易投资体系，打击各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信

心，阻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具体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各主要经济体的禁航禁运导致人力资本

要素流动停滞。“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了应对

疫情，各主要经济体相继实施了禁航禁运的政策措

施。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各主要经济体

采取了更多的禁航禁运措施。美国政府于３月１３
日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于３月２０日暂停其

在全球范围内的使馆常规签证业务；德国自３月

１７日起执行欧盟关于３０天内禁止非欧盟国家公

民入境的限令，适用于所有来自欧盟以外地区出发

的飞机和船舶；俄罗斯禁止一切外国国籍公民和无

国籍公民入境俄罗斯；韩国政府宣布，从法国、德
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５个国家入境的旅客必须

接受进一步的入境检疫程序。这些经济体的禁航

禁运措施严重破坏了国际航运体系，阻碍了人力资

本流动。
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物贸易管制措施极大地

限制了物资、资金的全球流动。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的全球蔓延，各国均出台了贸易管制措施，限制

贸易往来，严重破坏了自由贸易秩序。全球范围内

的停工停产和贸易投资的停缓致使全球供应链断

裂，各国医疗物资出现严重短缺，威胁到国家公共

卫生安全。同时，各国采取了更严格的货物出入境

检验检疫标准和管制措施，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

日，共有３５个国家向 ＷＴＯ通报了货物贸易管制

措施。其中，美国和印度等国家加强了对进口中国

产品的监督，采取诸多检查措施，如进口筛查、检
验、抽样、进口预警；意大利和德国要求中国出口商

提供产品无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证明文件等。出

入境措施愈加繁琐，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越受重

创，同时也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
（二）“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贸造成的冲击

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

各国为防控疫情采取的停工停产和“封城锁国”

措施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各
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货物贸易需求和服务贸易需求

均大幅萎缩。２０２０年３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发布的《中期展望报告》预测，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降至

２．４％。若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减

半至１．５％。［１］６月８日，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

济展 望》报 告 预 测，２０２０ 年 全 球 经 济 将 萎 缩

５．２％。５月１３日，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报告预测，２０２０年全球 ＧＤＰ将萎缩３．２％。疫情

的持续状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越来越显著。
禁航禁运和贸易管制严重威胁了国际运输、国

际旅行和货物贸易往来，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断裂，
跨境贸易遭到重大打击。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世界

贸易组织（ＷＴＯ）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世界商品贸易量急剧下降，该指数

仅为８７．６，远低于基准值１００，这是自２０１６年７月

指标推出以来的最低纪录。ＷＴＯ预测，全球货物

贸易在２０２０年可能下降１３％至３２％，萎缩程度远

超过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时的１２．５％。［２］从ＯＥＣＤ的

统计数据看，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２０２０年第１季

度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均有大幅下降。

表１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第１季度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及增长率（单位：亿美元）

　　　　国家

年份、增长率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英国 中国 美国 印度

２０１９年 １４５２．７　 ３８１９．９　 １３０２．４　 ８４３．８　 １１５５．９　 ５５１１．７　 ４０８５．１　 ８６０．０

２０２０年 １２９８．９　 ３５８６．４　 １２３９．８　 ７８３．５　 １０２４．６　 ４７７５．９　 ３９５６．８　 ７５０．３
增长率 －１０．５９％ －６．１１％ －４．８１％ －７．１５％ －１１．３６％ －１３．３５％ －３．１４％ －１２．７６％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数据库

　　人员和货物的出入境受到严格管制，跨国公司

及其境外子公司延迟资本支出，推迟或搁置现有投

资计划，对全球投资同样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自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风险投资资金已经

下降了２０％，中国跌幅更为明显，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２
月中国融资额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下降了５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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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３］停工停产同样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失业
率上升。２０２０年３月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评估显
示，“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危
机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增约２５００万失业人口，远超
过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２２００万。［４］从历史
经验看，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密切
相关，全球经济整体向好时，全球化进程会加快，全
球经济总体低迷时，全球化进程就会放缓。“新冠
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贸易衰退，势
必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思潮。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价值链断裂引
发了各国对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反思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其本质特征便
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跨国公司将全球各国
生产链条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最低的生产成本和交
易成本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配置
到各个国家，形成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网络。
与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型性肺炎（ＳＡＲＳ）时期相比，当
前全球产业融合程度更深，全球供应链占贸易比重
为２８％，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高达４６．７％。［５］比较
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促使全球贸易和投资迅速发展，
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

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全球生产的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严重冲击了生产

的核心部门，尤其是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大的发
达地区，东亚、欧洲和北美等全球三大生产网络成
为疫情重灾区。当前，“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主要
集中在美欧等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高的国家和

地区，柬埔寨、老挝等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低的国家
确诊病例较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
单一来源的供应商或专门生产特定产品的区域将

暴露出意想不到且影响深远的脆弱性，造成全球价
值链的断裂和崩溃。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迷
的复苏状态，逆全球化思潮趋显，自特朗普２０１７年
上台以来，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奉行“单边主义”和贸
易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基
础。疫情期间，各主要经济体已经在反思全球价值
链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代价，基于国家安全的目标，
一些国家和地区强调内向发展和自主发展，一些跨
国企业也会基于安全因素缩短国际供应链环节，以
防价值链过长造成供应中断。法国总统马克龙曾
提到，法国要重建生产秩序，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
别人身上，同时制造业回流也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

主张，疫情给予了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动
力，国际分工的动力不再以生产成本作为资源配置
因素，而是考虑产业风险、国家产业布局等综合因
素，全球价值链将有可能会被重新配置。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疫情后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

由此产生的联系而引起的。从其发展进程看，生产
力的发展引起分工的扩大以及经济体联系的发展

使得经济贸易普遍繁荣，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
场。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革命
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兴起缩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

离，使全球融为一个整体，全球化迅速发展。经济
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

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自地理大
发现伊始，经济全球化便开始了它的进程，使跨国
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和吸纳
劳动力，实现资源要素全球化最优配置，以获取最
低成本和最大利润。从１７世纪到２１世纪初，西方
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浪潮，实现其从资本扩张、积
累到资本输出和垄断的过程，这期间，其生产力飞
速提升，至今西方各国的经济实力仍居全球前列。
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全球化发展进入了加速阶段，各
国联系日益密切，国际分工专业化也更加明显，全
球化已发展成为资本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技术全
球化，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便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
进程，全球化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与贸
易繁荣。

（二）“新冠肺炎”疫情将延缓而非逆转经济全
球化进程

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
折前进的。自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
济增速整体放缓，发达经济体发展严重受挫，英国
脱欧、“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逆全球
化动向的出现，表明全球化进程并非是一帆风顺
的，正如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自由化相伴相生，全
球化和逆全球化也是孪生关系，二者是矛盾的统一
体。从历史看，１９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曾多次
呈现短暂倒退，在倒退前也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
机，危机之后则是更迅猛的全球化进程。“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至全球，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同样
使全球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不同的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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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球已建立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危
机中仍发挥着制约逆全球化思潮的作用。
二是，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着全球化趋势不可能

完全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危机的传递和扩散，
客观上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当今世界的
经济全球化，实际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是逐利
性的，所以全球化正源于资本的驱动性。当一国资
源、市场不能满足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
求，进而限制了资金积累和资本成长时，雄心的资
本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寻找新的投
资机会，开拓新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就
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将商品的成本压缩到最低。
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改变，所以只要资本还以追
求超额利润为目的，就会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窜，
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源动力。
三是，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

法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当前经济全球化不同于
以往任何时候的全球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价
值链尚未完全形成，而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将各国紧
密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更复杂的、相互依存的
经济体系。跨国公司嵌入全球价值链，组成了错综
复杂的生产网络，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一件产品从
生产到销售需要在数十个国家或地区完成，各国经
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没有任何一个制造商可以
拥有完整的专业生产技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
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独立完成其国内经济所需

的产品及零部件，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使得生产
替代变得非常困难。特朗普上台以来便提出制造
业回归，对钢铁和铝制品征加关税、重谈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等政治主张，自

２０１８年１月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税
率从３．１％上升到近２０％［６］，但由于美国已形成高
效率和高利润的高端制造业生产体系，制造业回
流，美国会产生过高的生产成本而削减企业利润，
所以全球化的生产分工仍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三）后疫情时期的全球经贸格局调整将引致
经济全球化变局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是由美欧等发达
国家主导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然
而，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国
际经贸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
济衰退，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尤其是过
去１０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迅速崛起，改
变了美欧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显然与美欧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初衷不符，因此，特朗普上
台以后不断破坏全球化并干扰全球价值链的正常

运行。然而，全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国无法真正退出全球化。一方面，从美国国内政
治长期发展看，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安全和繁荣至关
重要，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利益集团仍具有较大影响
力。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即
在未来５年之内不再讨论并启动退出 ＷＴＯ的程
序就是明证。另一方面，过去２０年间，美国对世界
的依赖程度大幅提升，世界对美国的依赖相对下
降，美国对全球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全球对美国的依
赖程度，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ＢＥＡ）的统计数据，

２０１９年美国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为１６．４９％，其中
出口依存度为６．５４％，进口依存度为９．９５％，显然，
美国无法真正地退出全球化实现自我孤立。因此，
美国更多是试图通过改变当前对其不利的国际经

贸规则，实现全球化利益和财富的重新再分配，外
在则表现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

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
来，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开始了
新的博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转向贸易保护
主义的同时，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由于国际政治经济
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贸易造成严重冲
击，这将会促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调整。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５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进一
步降低了２０２０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由４月的

－３％下降到－４．９％，但中国可能是２０２０年唯一
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７］新的全球经贸格局的调
整以及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逐渐丧失的领导意愿

和能力，后疫情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将持续
淡化，再加上疫情时期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跨境
数字贸易、国际医疗合作，疫情后的经济全球化将
迎来新的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加深刻地注
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逆全球化
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已深度融入经济全
球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后，全球化
为中国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实现了快
速发展，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目前，中国已是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主要制造中心、市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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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中心，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较大的受益者之
一。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全力以赴控制住了
国内疫情，并开始复工复产、复苏经济，但疫情在全
球范围内造成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使处于新常态

的中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对
外开放进程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贸易保护主
义不仅会破坏原有良好的贸易和投资秩序，而且各
国实施严格的贸易管制和封锁措施也会撕裂现存

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福利将严
重受损。

（一）逆全球化思潮引起的全球产业链回溯势
必持续影响中国经济贸易发展

与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期间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边
缘地带相比，当前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
环节。２００３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工业增加
值仅为６．８％，２０１７年已经提升至２３．９％，电子、机
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其产出占全
球份额的３８％～４２％，全球８０％的汽车零部件的
生产和制造均与中国有关系［８］，中国已是全球１２０
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新冠肺炎”疫情引
发的逆全球化思潮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新反思

全球价值链布局，众多国家开始意识到拥有完整产
业链的重要性，尤其是医药物资、电子、机械和汽车
等关系国民安全的领域，进而产生全球价值链重构
和国际再分工风险。一旦制造业产业链转移或回
流，不仅会降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也将会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势必持续影响中国
经济贸易发展。

（二）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增加中国对外经济
关系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
的“五通”是实现各国互利共赢的先决条件。在“一
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已经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治风险复杂、金
融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的沿线国家造成沉重打击，
疫情后的逆全球化思潮引起的“五通”不畅不仅给
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总体上还会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周边经贸关系已十分复

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方面给本已负重
前行的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新难题，制约中美经贸关
系复苏；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恶化与周边国家的经
贸关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给周边国家带来较大风

险，其中对东盟经济影响尤为突出。据相关机构预
测，若中国经济增幅下降１．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
投资将下降约２．８％，直接造成东盟经济损失

２４～３４亿 美 元，占 东 盟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０．０７％～０．１１％。［９］

（三）逆全球化思潮可能会引致全球价值链重
构中的“去中国化”倾向
特朗普政府主张制造业回流，奉行贸易保护主

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予了美国政客与中
国脱钩的借口。鉴于当前中国已处于全球价值链
的核心地位，作为“世界工厂”，为全球制造商提供
中间品和制成品，一旦中国停产，全球制造商都将
面临停摆的风险。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国处于停工停产
阶段，日产汽车的福冈工厂、韩国的现代、起亚和雷
诺旗下子公司ＲＳＭ均中断了部分生产，美国通用
汽车也由于某些零部件即将耗尽，面临大规模停
产。因此，各国基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
格局的反思，可能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呈现
“去中国化”倾向，疫情期间许多经济体已经开始探
讨“去中国化”的可能。
在实践层面，美国已开始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和

知识产权与中国脱钩，率先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并
将中国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多所高校列入实体管

制清单。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着重强调，必须摆脱
对中国的依赖，不应依靠外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提出筑牢边界和制造业强大的必要性，为此，美国
出台了一项国家全包成本费让美国企业从中国撤

回的计划。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
也开始强调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虽然各国强行与
中国脱钩在短期内存在较大难度，但是如果各国均
采取措施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链，势必会简化
或缩短全球产业链，这将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加之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一
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呈现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如
若欧美联手打造“去中国化”的全球价值链，将会对
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仍值
得警惕。

（四）全球经贸格局调整正是发挥中国价值链
地位难以替代的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量的劳动力、土地和
制度优势承接了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

型产业，实现了制造业的飞速发展，２０１８年中国制
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２８％，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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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

门类的国家，在世界５００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
国有２２０多种工业产品居全球第一位。不仅如此，
过去２０年间，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来越
深，已逐渐从全球价值链边缘地带转入中心位置。
中国在１６个制造业行业中，有１２个行业的全球价
值链最长。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显示，在中国高新技
术产业出口中，来自国外的中间品投入已由２０１０
年的１８．７％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７％，这不仅表明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难以取代，也表明中国的
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更多是依赖科技创新。与此
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而世界对
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的分析数据，２０００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
指数为０．４，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为０．８；

２０１２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０．７和０．９；２０１７年分别
为１．２和０．６。［８］

疫情期间，中国就率先复工复产，并向全球输
送大量医疗物资和设备来协助主要经济体抗疫，提
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体现了大国责任和担当。后
疫情时期，随着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调整，中国可
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本的逐利性对全球供应链和产

业链的客观保护作用，最大程度地修复全球供应
链，通过强化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防止其与中
国经济的轻易脱钩，筑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

四、对策建议

（一）通过强化区域合作，打造更加牢固的全球
价值链供需体系

目前，中国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位置，是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前端依赖于欧美的技
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后端对发展中国家的
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等要素的依赖度不断加深。为
降低后疫情时期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防止全球价
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中国需要从全球价
值链两端进一步强化与主要经济体的联系，打造更
加牢固的全球价值链供需体系。
一是，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联系，巩固全球

价值链的上游供给。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对外
主张“美国优先”政策，不再信任盟友和国际机构，
频繁使用单边手段单方面挑起多次贸易摩擦，伤害
欧日等老牌盟友的利益。尽管中国对美国的高新

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等技术要素具有较大的依赖

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可由欧日替代。因此，我们应
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深化与欧日合作，巩固中国全
球价值链的上游供给地位，防止短期内全球价值链
的“去中国化”倾向和疫情后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
被“边缘化”。其一，中国要加快推进自２０１３年启
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通过对非核心问题的
让步尽快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进而探讨并启动中
欧ＦＴＡ谈判，以强化中欧双边经贸合作基础，给
予双边投资、技术和贸易往来优惠政策，巩固中欧
产业链的密切结合，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增
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其二，在欧
洲寻找新的具有价值的双边自贸协定伙伴，深化中
国与欧洲的经贸联系。随着英国脱欧工作的完成，
英国与其他国家加强经贸关系的意愿非常强烈。
作为老牌发达国家，英国拥有较强的资本、金融和
高新技术体系，是中国在欧洲建立合作伙伴的首选
对象。其三，加快推进中日韩ＦＴＡ谈判进程，尤
其是强化中日经贸联系。基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以下简称 ＲＣＥＰ）谈判
的法律文本，尽快签署中日韩ＦＴＡ，筑牢东亚区域
经济合作的基础。
二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增加全

球价值链的下游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
国构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理念。“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劳动力充足、土地资源
丰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能够巩
固中国对接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需求。其一，中国要
深化与ＲＣＥＰ签署国的经贸合作，尽快完成ＲＣＥＰ
文本协议的签署，巩固东亚、南亚、东南亚及澳洲等
地区的经贸联系和产业合作，筑牢东亚区域产业
链。其二，推进中蒙俄ＦＴＡ谈判，构筑以周边国
家为主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应对全球化逆潮，
构建新型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三，通过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将东南亚地区与欧洲紧
密相连，构建庞大的亚洲经济板块，共同应对逆全
球化挑战。基于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
负责任态度与防控经验以及５Ｇ和医疗健康方面
的新技术，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新的投资
机会和商业模式。中国可以将“新基建”扩展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疫情灾后重建。其四，继续
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使
多国意识到将产业链条分散在全球的脆弱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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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完整产业链的重要性，各国开始反思全球价值
链的布局问题。对此，中国更应加强与东南亚国家
的经贸联系，强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将产业
链条配置在区域内，降低产业链断裂的风险。

（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
发展

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受益者之一，推动多边主义
发展始终符合中国经济贸易初衷。在以 ＷＴＯ为
代表的多边主义面临困境之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主要成员，中国更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
动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谈判便
是最佳路径选择。ＷＴＯ多边主义所遭遇的困境
不仅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和影响，也源于
其自身的体制性问题和规则缺陷。随着特朗普展
现出日益鲜明的孤立主义倾向，并在行动上予以破
坏乃至颠覆，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新的权力真空。
自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在 ＷＴＯ中的地位和角色
发生了重大转变，领导力不断上升，虽然还不具备
引领 ＷＴＯ的能力和实力，但需以问题为导向，主
动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基于领导权的
缺位和各成员理念的差异，我们不能期待通过一次
根本性的变革解决 ＷＴＯ面临的诸多挑战，而是要
在现有框架内探寻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程序性、
技术性改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走上正轨。具体来
说，要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接受符合中国未来改革方
向的议题和改革议案，包容性地探讨和商谈当前尚
难以接受的议题和提案，根据自身经贸实力，结合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推动

ＷＴＯ谈判和改革的可行性方案。
（三）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动构建全球经贸

规则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 ＷＴＯ二者不仅目标和宗
旨类似，其秉承的基本原则也相互吻合。当前，“一
带一路”建设不仅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也由
于缺少通行规则，其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事
实上，“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排斥规则构建，而且需
要规则来确保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
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规则构建是“一带一路”建设顺
利进行的保障。由于规则构建不能完全背离已有
的国际经贸规则，以 ＷＴＯ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规则
相对成熟完备，可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提供重要
的制度性参考，再加上沿线国家基本都是 ＷＴＯ成
员，ＷＴＯ便最有资格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的
借鉴对象。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多边主义

的补充，同时其创新性的规则也能够推动 ＷＴＯ多
边规则体系的拓展与深化。由此，后疫情时代，一
方面，可在“一带一路”规则建设过程中适用 ＷＴＯ
的基本原则和较为完善的贸易投资规则，比如

ＷＴＯ多边主义所蕴含的开放、非歧视、公平公正
等基本原则以及贸易规则、争端解决机制和特殊与
差别待遇等。另一方面，在 ＷＴＯ改革和谈判陷入
困境之际，缺少通行规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可充
当 ＷＴＯ改革中国方案的规则试行平台，不仅能够
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也有助于推
动多边主义发展。

（四）构建多中心产业链布局，应对“全球价值
链脱钩”风险
从全球发展的整体格局看，产业链的区域化发

展、形成多个完整的产业链中心是未来全球产业链
发展的客观趋势。此次疫情令多国开始反思全球
价值链重构问题，削弱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依
赖度，尤其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威胁论”“去中国化”
等反华的声音不断，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国
家，中国在维系和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同时，也要
做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去中国化”的准备。
其一，中国要减缓产业链转移的速度。当前中国正
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众多以劳动力成本优势
获取利润的企业正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等发展中

国家，通过减少审批流程、降低税费等措施降低企
业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以弥补劳动力成
本上升的劣势，减缓价值链低端产业的外迁。其
二，要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深
入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以高新技
术为核心的研发设计环节、以市场和品牌为中心的
营销和服务环节，鼓励中高端产业发展，提高产品
附加值，完善全球价值链的短板产业。其三，从国
内产业链布局看，应当形成多个区域化的产业链，
率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
经济带，紧扣国家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区域
协同和区域竞争作用，通过区域化的垂直整合，形
成多中心的国内区域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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